
12 2022 年 3 月 2 日 星期三关注·

　●摆在企业面前只

有两条路，达标者可搬

迁升级，未达标和不参

加的，只能选择转型或

关停

 ●与市场自发形成

的集聚不同，这种由政

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更

需 要 调 动 企 业 的 积

极性

 ●老厂转商业开发

和排污指标可交易抵

押，是解决企业后顾之

忧最核心的两条政策，

为不愿或无力集聚的

企业留了退路

 ●柯桥区印染工业

协会和柯桥区热电协

会，都曾代表各自行业

“出头”，为蒸汽定价方

案“斗法”。他们向相关

部门反映各自诉求，由

物价局主导谈判，最终

双方就定价方案达成

共识

 ●归根结底，市场主

体的竞争实力，一定来

自于市场

本报记者刘荒、张典标

　　工厂搬迁与否，早搬还是晚搬？这个
曾令赵国平辗转反侧的难题，如今早已
有了答案。但若叫他重新选择，照样还会
犹豫再三。
　　早在 2010 年，这位绍兴柯桥先锋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与众多本地印染企
业同行一样，陷入这个由产业集聚升级
带来的难题。
　　按照当地政府“绿色高端、世界领
先”的产业定位，这些印染企业的“前
途”，从 此 指 向 3 0 公 里 外 的 滨 海 工
业区。
　　“去”就要升级，“留”也得转型，赵国
平与大多数卡在中间的企业主一样，迟
迟拿不定主意。
　　柯桥由原绍兴县撤县设区而来，在
全国印染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素有“中
国最大染缸”之称。以至于人们用浸染布
料的染缸，泛指这里的纺织印染业。“染
缸”也成了柯桥的代名词。
　　这样一直拖到 2015 年，柯桥区发
起第三批产业集聚行动：明确除滨海工
业区外，其他地方不再保留印染企业。
  深陷焦虑之中的赵国平，终于下决
心转战滨海工业区，做出“从业 20 年来
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如今经过集聚升级，当地印染企业
已由 212 家减少至 109 家。
  这个自带色彩的“染缸”故事，也有
了一个全新的叙事主题：赵国平们“何去
何从”的纠结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逻
辑？与简单盲目的政策“一刀切”相比，这
种让市场主体“走投有路”的做法，又如
何廓清政府的职能……
　　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两度走进
柯桥，寻找答案。

　　染缸的颜色：坯布知道，江

河也知道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看柯
桥。”这座纺织传统深厚的千年古镇，早
在明清时期就有“时闻机杼声，日出万丈
绸”的盛誉。
　　改革开放之初，柯桥人瞅准涤纶面
料热销的机会，率先办起纺织印染厂。时
至今日，一些老柯桥人仍管织布叫“跳迪
斯（涤丝）科”。
　　 1979 年，赵国平的父亲赵源龙带
领村民办起了纺织印染厂，成为第一批

“跳迪斯科”的柯桥人。一时间，生产绦
纶、丝绸等纺织品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
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
　　柯桥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网密布，
一批头戴乌毡帽、手摇乌篷船的布贩子，
沿河叫卖这些村办工厂生产的布料，自
发形成一条热闹的“水上布街”，全国各
地布商纷纷涌来进货。
　　由于市场面料种类多、花色新，生意
越做越红火。这些人称“船老大”的布贩
子们抛橹上岸，从“布匹一条街”到“中国
轻纺城”，亲历了这个世界最大的轻纺集
散中心诞生。
　　上承织造下接服装的柯桥印染，始
终与轻纺市场繁荣相得益彰。
　　据柯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副局长
徐祥林介绍，“染缸”撑起柯桥工业经济
的 65%，占全国纺织印染总量的三分之
一。产量最高的年份，全区染布超过 180
亿米，可绕地球 450 圈。
　　多年来，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染缸背
后，是柯桥人再熟悉不过的画面：进出柯
桥城区的公路上，运送各种布料的大货
车终日川流不息，拉进来的成匹的白色
坯布，运走时都变成五颜六色的印染布。
　　然而，印染与污染仅一字之差。近年
来，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染过坯布的染料，
也污了江河，涂了田野。
　　“前些年，印染厂染什么布，一看河
水就知道了。河水跟着染料变，染黄布就
是黄河，染绿布就是绿河。老百姓都叫它
们‘彩虹河’。”陪同记者采访的当地人魏
金金回忆说。
　　柯桥地势平缓，河道流速慢，自净能
力弱。一些印染厂取水、排水的河道，也
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水源。在当地工业
污水排放中，印染业占比曾高达 90％ ；
与水相关的环保投诉，一度占到六成
以上。
　　在坯布印染过程中，每天还产生约
2000 吨废渣。过去曾有个别企业图省
事，将这种染料和污水残渣倒进农田，惹
得老百姓抱怨不断。
　　柯桥人腰包鼓了，对环境也有了更
高期待。上世纪 90 年代，柯桥修建了当
时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60 万吨。然而，随着印染产能不断扩大，
个别企业偷排偷放，排污管道泄漏等现
象仍时有发生……
　　前些年，印染业利润之低，令人大跌
眼镜。2009 年，柯桥染布 156 亿米，利
润只有 13 亿元，平均每米仅挣 8 分钱、
耗水达 12.7 公斤。依此推算，一年就得
抽干 20 个西湖，而每吨污水又要污染
20 吨水体。
　　尽管市场始终在竞争变化之中，行
业利润也会发生波动，但如此巨大的环
境代价，实属难以承受之重。国内产能过
剩和全球产业转移，对柯桥印染业的冲

击和影响也日益明显。
　　“现在不光西南地区，其他沿海省份
也在搞印染。”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
长、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传
海直言，印染行业属于限制发展的“两
高”产业，各地扎堆入局势必加剧产能
过剩。
　　早在 2002 年，为突破工业发展空
间限制，原绍兴县提出在滨海工业区“再
造一个绍兴”。被寄予厚望的柯桥印染行
业，开始了产业集聚的“破冰之旅”。
　　据柯桥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建设
办公室（以下简称集聚办）首任主任赵金
良介绍，当时只招来 52 家印染企业，由
于园区未达招商预期，被迫引进其他产
业入驻，形成不同产业“杂居”的格局。
　　 2010 年，原绍兴县决定 5 年内将
八成以上印染企业迁至滨海，在毗邻钱
塘江入海口的滩涂上，规划出一万亩土
地承接集聚。
  前来考察的印染企业老板们，刚看
到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时，心里直打怵。

　　企业的脸色：“小账”算清，

还得“大账”算对

　　显而易见，柯桥印染产业集聚的目
的是升级，并非简单的搬迁。
　　与市场自发形成的集聚不同，这种
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更需要调动企
业的积极性。集聚办在对 100 多家印染
企业筛选摸排前，本想先抓大放小“打个
样”，没料到只有 23 家老板点了头。
　　“大多数老板都在观望，指望别人
先蹚路，自己再去也不迟。”赵金良回
忆说。
　　根据产业升级的目标，他们对这些
印染企业生产规模、工艺设备和环保水
平，设立了相应的进入门槛。摆在企业
面前只有两条路，达标者可搬迁升级，
未达标和退出者，只能选择合并、转型
或关停。
　　按着集聚企业标准，印染企业日均
污水排放量为 2000 吨，可获批工业用
地 50 亩。排污量每超过 1000 吨，可增
加 10 亩土地；排污量不足的，可与其他
企业合并达标后入驻。
　　“政府只给一块地，厂房由企业自
建，升级还得增加投资，最终效益仍是未
知数！”一些印染企业老板担心经营成本
偏高，将来竞争不过外面的印染企业，甚
至还有过“谁先集聚谁先死”的说法。
　　从 1995 年接手父亲创办的印染厂
后，赵国平搞得有声有色——— 这座占地
百亩的工厂，年产值达 2 亿元，利润至
少 2000 万元以上。守着还算滋润的小
日子，他感觉实在没必要再花钱瞎折腾。
　　“员工都是邻里乡亲，谁愿意舍近求
远跑通勤？”最初并没动过搬厂念头的赵
国平，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
　　赵金良的回忆，也间接证实了这种
说法。“摸排时企业反映，员工嫌远不愿
意去，新厂重新招人工资得比原来高，短
途运输成本也会增加。”当时按赵金良测
算，企业经营成本将增加 20%。
　　李传海以集聚企业“煤改气”为例，
向记者解释道：“不仅经营成本激增，还
需要购买新设备替代原有燃煤设备，这
又是一大笔开支。”
　　在绍兴柯桥恒惠纺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惠），总经理金良指着一套日处
理污水 2000 吨的设备告诉记者，2011
年他们花 1000 万元，购买这套本地最
早的膜处理污水系统。
  本来打算使用 10 到 20 年，光钢板

就用了 400 吨，现在根本没法拆走了。
　　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配套。当时，现
场“三通一平”还没搞，政府只承诺会同
步建设电厂、污水和污泥处理厂等配套
设施。万一这些配套设施跟不上，搬迁过
来的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
　　事后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直到
2015 年，有的重要配套设施才到位。一
位知情人透露，园区曾因用地指标不足，
延误建设一年多。
　　这段时间，有人患得患失，有人中途
反悔，还有人无可奈何。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企业老板抱怨，“我们有排污牌照，
为啥非搬不可呢？”
  一些负有就业和税收责任的镇街干
部，在落实集聚动员任务时，也存在口气
坚决而态度暧昧的情形。
　　果然，第一批集聚虽小有收获，却并
不乐观。3 个月后，他们又启动了第二
批，两批一共签约不过 40 家企业。第三
批集聚攻坚时，仍有 100 多家印染企业
在观望中。
　　产业集聚对原有配套企业而言，无
异于釜底抽薪。装机容量 3.9 万千瓦的
上游的热电厂——— 绍兴其其热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其其热电），高峰时年销售
额两亿多，供热收入占了大头。
　　其其热电总经理叶利其坦言，供热
失去下游印染厂的出口，按照要求电厂
也不能发电，而滨海已有配套热电厂，我
们又跟不过去。
　　热电厂关停后，当地政府根据装机
容量和煤价，补偿 3 年利润。叶利其说，
热电厂属于特殊厂房，只能拆除，无法改
做他用，其处理和补偿方案还有待进一
步明确。

　　政府的角色：“走”有路，

“投”也有路

　　“我们特别担心，先来的企业活不
好，后面就更不敢来了。”干了五年半集
聚办主任的赵金良，苦辣酸甜尝了个遍，

“上有集聚指标，下有企业诉求，夹在中
间压力非常大，搞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
的”。
　　为了减少企业后顾之忧，他们出台
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鼓励印染企业加
大设备更新改造，对技改给予一次性补
贴 15%，高于普通行业 15 倍。
　　同时，禁止没有排污指标权的企业
生产，支持由政府核定的排污指标入市
交易，也可抵押贷款。
　　坊间传言，当年有的企业玩“猫腻”，
重复回注排放污水虚增排污量。一些受
访企业老板不以为然，反问造假哪有这
么容易。
  “排污指标开始几百元一吨，没多久
就涨到几万块钱。”李传海回忆道。
　　柯桥还给集聚企业两年过渡期，老
厂不关、新厂照开，排污量不超标即可。
过渡期结束，老厂土地可“退二进三”，由
工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
　　还有受访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第
二、三批企业老厂房的处置政策，目前执
行还不到位，耽误企业退出和转型。
　　李传海等人认为，老厂转商业开发
和排污指标可交易抵押，是解决企业后
顾之忧最核心的两条政策，为不愿或无
力集聚的企业留了退路。
　　在让企业“走投有路”的同时，环保
的“紧箍咒”也越念越紧。第二批排污量
门槛翻番到 4000 吨，按 60 亩标准供
地；第三批排污量门槛拉升至 1 万吨，
按 80 亩标准供地，并明确要求除滨海

工业区外，其他地方原则上不再保留印
染企业。
　　时过境迁，当人们意识到“这回政府
是来真的”时，集聚条件也已今非昔比
了。“第一批土地价格每亩才 2 万元，如
今已经涨了 10 倍。厂房每平方米的建
设成本，也从 800 元升至 2000 多元。”
有人不无懊悔地说。
　　“对小企业来说，这样不大公平。”一
位受访印染企业负责人吐槽，“我们都是
合法企业，区别不过大小而已，生存还是
淘汰，最好由市场来决定。”
　　再三权衡的赵国平，最终选择与另
外一家印染企业合并，总算凑够一万吨
污水排放量，赶上第三批集聚的“末班
车”。
　　 2018 年 5 月，总投资 7 亿元的禾
盛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赵国平
与合并企业老总一道，定期出任公司轮
值董事长。
　　感慨之余，赵国平并不回避老厂土
地升值的话题。两相比较，他感觉并未吃
亏，毕竟有老厂土地在手，将来转型发展
也有本钱。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照样还会纠结
的！”他回答道。
　　随着园区准入门槛持续提升，企业
合并力度不断加大。第一批 21 家集聚
企业，股东来自 23 家企业；第二批 19
家涉及 28 家企业；第三批 17 家涉及 63
家企业。加上 2002 年入驻的 52 家，目
前柯桥共有印染企业 109 家。
　　恒惠自有 1000 吨排污指标，也
考虑过“组团”合并，花费大半年时间
也没谈拢。后来，他们把印染车间搬至
上虞区一处化工园内，与滨海工业区
仅 一 江 之 隔 ，相 比 搬 迁 的 费 用 略 低
一些。
　　也有一些企业选择退出，将排污指
标转卖。
　　 2016 年，原绍兴华纺染整有限公
司负责人何云来，刚以每吨 1.8 万元价
格卖掉 600 吨排污指标，价格就涨到了
2.4 万元。后来，他儿子和小舅子又想干
印染，只得合伙从别处买排污指标了。
　　“现在有钱也买不着！”退休在家的
何云来对记者说，“己经停产的老厂房，
每年租金也从 40 万元涨到 100 多万元
了。”
　　 16 岁就在市场卖布的傅双利，从
内销做到外贸，2008 年出口额达 3500
万美元。他通过购买原绍兴迎丰纺织有
限公司的排污指标，2011 年终于入局
印染，补全了卖布、织布和染布整条纺织
供应链。
　　也有个别印染企业转而当上“包租
婆”：靠出租土地、厂房或者设备盈利。

“有的直接出租厂房，有的承租企业租地
自建，租金最高的是连厂房带设备一块
出租。”

  市场的本色：尊重规则，更

要直面竞争

　　在柯海大道旁的浙江鸿大印染集团
（以下简称鸿大）建筑工地，伴随着机械
的轰鸣声，鸿大项目筹建办主任孙伟良
讲述了一段“退群风波”的“家史”。
　　 2018 年，绍兴市启动滨海工业区
第四批集聚项目，要求越城区 47 家印
染企业合并成 5 家，跨区域集聚至滨海
工业区。
　　目前拥有 2.6 万多吨排污指标的鸿
大，号称浙江规模最大的印染企业，由
16 家印染企业发起成立。

　　“中途有两家公司股东退出，包括
一家牵头的大股东”，孙伟良解释说，

“这些股东企业排污指标不同，决策份
量自然有别，加上前期磨合运作不畅，
一些小股东感觉没有存在感，甚至心
生退意。”
　　经相关部门协调沟通，最终这家
大股东决定退出。这时已无其可供选
择的企业合并，此举意味着这家企业
或将彻底退出印染行业。
　　小到车间分配、活动组织、会务协
调，大到法人治理结构、财务、融资方
式等事项，一直扮演协调角色的孙伟
良，着实付出很大气力，也受了不少
委屈。
　　据初步测算，鸿大正式投产后，年
产值约 50 亿元，纳税 10 亿元，尤其
每年水、电、气等费用，较集聚前可节
省 8000 万元左右。
　　这种因市场准入门槛限制而“自
愿”合并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机制
存在先天性缺陷。虽说共同成立了新
的企业，股东们却依旧各干各的，只是
把原来的企业变成车间了。
　　深谙其中难处的徐祥林举例说：

“如果投资一个数亿元的大项目，是选
择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拿不出现
金的股东会希望由集团公司贷款，而
这对于现金充足的股东来说，则意味
着增加财务风险。”
　　经历过“退群风波”后，鸿大制定
出权责明确的决策机制：遇事集体商
议，有争议时少数服从多数。说来有
趣，虽然企业前期运作出现问题，当地
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减，光项目
动工剪彩就搞了四次。
　　不光企业内部要磨合，配套产业
也要对话。滨海工业区有 4 家配套热
电厂，在为印染企业供热的蒸汽价格
上，供需双方经常争论不休，意见难以
统一。
　　“在相对垄断的电厂面前，印染企
业成了弱势群体。”柯桥区印染工业协
会秘书长王建平还打比喻说，“蒸汽每
个月涨二三十元。一年下来有的企业
得多花 2000 多万元。”
　　柯桥区印染工业协会和柯桥区热
电协会，都曾代表各自行业“出头”，为
蒸汽定价方案“斗法”。
  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各自诉求，
由物价局主导谈判，最终双方就定价
方案达成共识——— 在成本基础上，给
电厂 5 个点的固定利润，煤价一有变
动，蒸汽价格也跟着调。
　　在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越新）董事长濮坚锋看来，企业合
并后的磨合、要素价格的波动，都属于
不可避免的短期阵痛。
　　随着产业集聚人才竞争加剧，核
心人员频繁流动现象令人烦恼，但他
坚持认为，集聚形成的区位优势会带
来长期机会，与企业设备技术升级同
步 ，管 理 模 式 也 可 以 做 一 些 创 新
尝试。
　　在越新一楼的数据中心，一块
蓝色大屏幕上，分区显示订单排产、
订 单 进 度、订 单 结 构、业 绩 分 析 等
指标。
  濮坚锋不无自豪地说：“这两年我
们搞数字化改造，已实现生产的智能
监控、智能排产和质量分析。”
　　“这套系统相当于现实工厂的数
字孪生。”他进一步解释说，通过从每
一台机器上采集的数据，可以追溯生
产操作流程中每一个环节，不断优化
生产流程，实现管理的自动化和数
字化。
　　同样在数字经济赛道上奔跑的，
还有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
家去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的印染企
业，被誉为“染缸”里飞出的“金凤凰”。
　　董事长傅双利在刚刚装修的新厂
房里，兴致勃勃地介绍自主开发的“产
业大脑”，客户通过手机可以看到企业
生产流程和质检标准，从而打通生产
端和消费端。
　　目前，当地有 40 余家印染企业
正在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徐祥林告诉记者，柯桥产业集聚
升级以来，累计腾退土地 1.3 万亩，淘
汰落后设备 2000 多台，高端设备普
及率 60% 以上，已有一批传统印染企
业采用数码印染、无水印染等创新型、
生态型的印染工艺。
　　与此同时，每米印染布附加值提
高 15% 以上，平均浴比由 1：10 提高
到 1 ：5 ，即原本染一米布需要 10 公
斤水的话，现在只需要 5 公斤。“废水
废气减少排放 1/3 ，土地节约了 1/
3。”他补充说。
　　集聚终将尘埃落定，升级绝非一
劳永逸。这些通过集聚升级“关隘”的
印染企业，仍然感到压力不减。
　　无论是去年秋季短暂的拉闸限
电，还是“每年削减 3%-5% 的排污指
标”“实行排名后 5 位的末位淘汰制”
业内传闻，让这些印染企业老板愈加
清醒，在尊重规则的同时，更要勇于直
面竞争。
　　归根结底，市场主体的竞争实力，
一定来自于市场。

  ▲人们在柯桥区参观经典印染花型设计。近年来，有“中国最大染缸”之称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借助创意设计平台，充
实印染业设计力量，推动纺织印染产业升级。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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